
羊毛信息

羊毛和碳循环

羊毛是由大气中的碳
构成的
碳是生命的核心元素，也是我们每天使用
的许多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许多纺织品
和纤维由碳基产品制成，但只有一些（例
如羊毛）由大气中的碳构成。 此外，羊毛是
天然可生物降解的。 羊毛被弃置后会充当
起肥料的作用，将养分和碳缓慢释放回土
壤中。

相比之下，聚酯纤维、腈纶等主要合成纤维
中的碳是从化石燃料中提取而来的，即将
数百万年前封存的碳释放出来。



 

有机碳占羊毛重量的 50%，高于有机碳在棉花 (40%) 和人造丝、粘胶纤
维、竹纤维等木浆纤维 (42%) 中所占比重。 羊毛中的碳来自绵羊对植物物
质的消化。 羊毛，特别是澳大利亚羊毛，出产于非集约化牧场体系，以牧草
和其它牧场植物为主。 这些植物从大气中吸收碳，并通过光合作用将碳转
化为有机化合物（地球上大部分生命赖以生存的方式）。 这意味着新剪羊
毛中所含的大部分碳是在过去 1–2 年里才从大气中去除的，是自然可再
生系统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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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毛对碳循环的重要意义

羊毛是可生物降解的

后续如何： 羊毛中的碳将何去何从？

羊毛会将大气中的碳短期储存起来，在服装的使用寿命内以坚韧耐用的形
式将碳封存。 通过储存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(CO2)，羊毛可防止所储存的气体
在服装使用寿命内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。 换算成二氧化碳当量 (CO2-e)，1 公
斤洗净羊毛相当于 1.8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。 以此类推，2016/17 财年澳大利
亚的羊毛产量相当于在相应的洗净毛中有超过 4.19 亿公斤的二氧化碳当
量。 在羊毛纤维从在绵羊身上生长到羊毛产品的使用，再到该产品被废弃和
生物降解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里，羊毛纤维都在去除这些二氧化碳。 
对许多羊毛服装而言，由于羊毛被用于或循环利用于各种纺织品（例如地毯
和家居产品），而这些纺织品的使用寿命要比许多羊毛服装的使用寿命更
长，因此大大延长了二氧化碳的储存期。 在主要的服装用纤维中，羊毛是重
复使用率和循环利用率最高的纤维，可转换为新的耐久产品，例如服装、床
垫和室内装饰品。 虽然羊毛仅占原生纤维供应量的 1.2%，但调查显示，在捐
赠给慈善机构的所有衣物中，羊毛衣物占了大约 5%。

羊毛可以在短至三到四个月内完成生物降解，但降解速率因
土壤类型及条件、气候和羊毛特性而异。 有研究发现，羊毛在
被埋入土壤仅仅四周后就开始更快速地降解。 这一生物降解
过程中会释放出氮、硫和碳等基本元素，并回归土壤中，供生
长中的植物吸收利用。

研究表明，染色、防缩等加工处理会影响羊毛在土壤中的生物
降解速率，会造成羊毛织物起初的抗降解性增强。 但这种影响
是短期的，通常不会持续超过八周。

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请参阅“羊毛可生物降解”情况说明书。

羊毛不仅是自然碳循环的一部分，还会在其生命周期结束时自然分解并返
回土壤里，而不是像合成纤维那样只能堆积在垃圾填埋场。 由于羊毛由可
生物降解的天然蛋白质（类似于人类头发中的蛋白质）构成，它在弃置后会
充当肥料的作用将养分和碳缓慢释放回土壤中。 相比之下，聚酯纤维、腈纶
等合成纤维都来自化石燃料，是不可再生系统的一部分。 这些人造纤维不
可生物降解，是垃圾填埋场里垃圾的重要来源。

在被掩埋六个月后，尼龙平面针织物（左图）相对保持不变，而羊毛平面
针织物（右图）则已明显生物降解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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